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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情

一张便条，
助老兵找到亲弟
□苏学勤

爱

王
慧

我教母亲识字
□杨金坤

便条，是以前人们之间传递信息的一种方法。
但在如今通信发达的年代，人们拿起电话、手机，便
可直接通话表达意愿，便条现在很少使用了。

然而，我这个八旬老人的一张便条，在发出7天
后便有了喜讯，帮一位“老兵”寻找到70年前失散的
亲弟弟。

我在家附近的江西妹子理发师那里理发已有
20多年。那天，理发师小吉把其父亲及哥哥千方百
计寻找亲人的事儿说给我听，让我顿生同情之心。

解放前，在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小吉的
祖父将4岁的小儿子给人家抱走，此后一直无音
讯。现在日子过好了，小吉的父亲老吉和家人们一
直在寻找其下落，几乎用尽了所有方法，就是找不到
头绪，常常唉声叹气。小吉知道我是“老海安”，熟人
多，问我能不能帮帮忙。

从女理发师的叙说中得知，她的父亲老吉曾参
加过抗美援朝，是一名老兵，回国后被安置到江西九
江，晚年回到家乡海安。老人家的长子吉水是一名
退伍军人，在海安某局工作。

要寻找70年前失散的亲人，那可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此时，我想到了公安人员。我退休后在海安
公安系统服务8年，写过好多公安民警的神奇故
事。许多人不知道公安有户籍查询系统。如果“老
兵”早点到派出所求助，也许效果就不一样。

根据现有的线索，我准备求助胡集派出所。但我
离开公安系统好几年，不知现任所领导是哪一位。和

“老兵”一齐去？我又年龄大了，可能路上吃不消。情
急之下，我看到理发师桌上有纸有笔，就写了张“胡集
派出所各位领导钧鉴”的便条，让他们去求助。

想不到的是，7天后，我就接到吉水的电话，他
激动得连说了几个“找到了”，他说您在家，我一会儿
就到。片刻，他拎着一箱牛奶来我家，告诉我，失散
的亲叔叔找到了。我问他怎么找到的？他说，你和
我一齐去胡集派出所，到了就知道具体情况了。

接待我们的是教导员吴志国。他在和我握手时
说，我认识您，听过您的讲课。随后，就向我们讲述
了寻亲过程。原来，在“老兵”来求助时，吴教导员问
得很仔细，包括时间、地点、在场人等细节，他都认真
听、认真记。

吴教导员分析，70年前，抱养小孩的老人现在应
该百岁以上，要找到他本人，希望不大；而当时在场的
小姑娘才10多岁，名叫朱某某，现在也就80多岁。她
家人当年是船民，那可以在船民中找。但现在船队都
已解体，何况她已退休。怎么找？到档案中找。

一查，全省叫这个名字的共有50多人，其中南
通市户籍的有5人。经过筛查，最后锁定了如东籍
的朱某某。

几经联系，吴教导员终于和朱某某联系上了，于
是驾车登门拜访。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老太太总是
言语躲闪，不肯说出具体情况。会做群众工作的民
警，从各个方面引导启发，以人性亲情感动，最后，她
终于说出了藏在心里几十年的秘密。

当年被抱养的少年，是如今已70多岁的老储。
由于各方的“保密”，改名换姓的他一直不知当年的
实情。在得知自己的身世后，老储当即表态要与亲
人团聚，并请海安民警安排。

第二天，“老兵”和儿子吉水随着民警一起去如
东，并邀我同行，但我谢绝了。海安电视台和海安日
报记者一同前往。认亲时感人的场面，定格在影像
中。《江西老兵千里寻亲人》的新闻，于2018年7月
13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省市县媒体也转播。虽然
新闻中未提到我这个“介绍人”，但我心里同样乐呵。

隔了几天，如东老储一家人来海安探亲。吉水
再次邀我参加，我仍然婉谢了。

一张便条，帮助了失散的兄弟家人团聚，此何
其乐也。如果以后再遇到这类事，我一定还会再

“出手”。

刚上班，手机就收到一条短
信，号码陌生。打开一看，内容
是：“你好。今天是我爸的生
日。您能帮忙发一条祝福给我
爸吗？手机号码……谢谢！”

我诧异片刻，心中泛起一丝
感动。随即想到，这不会是一个
骗局吧？如今的短信诈骗花样翻
新，让人防不胜防。于是，我问了
问办公室里的同事。

一个刚来几天的小姑娘首先
开口，大声问大家：“你们谁知道
父亲的生日呀？”

此话一出，同事们都停下手
头的工作，互相询问。过了会儿，
坐在办公室中央的陈姐语气郑重
地说：“都讲女儿是父亲的贴心小
棉袄，可我却连父亲的生日都不
知道。前年，父亲突发脑溢血，过

世了……现在我多么想给父亲再过
一次生日啊！”陈姐一边拿起纸巾擦
拭泪水，一边神情愧疚。

靠在墙角的小李，接过陈姐的
话，大声说：“前阵子母亲特地打电话，
告诉我父亲的生日是上个周六，让我
一定回家吃顿晚饭，我连连答应。可
到了周六，我竟忘得一干二净。母亲
再次打来电话，问我怎么还没到家时，
我正陪几个朋友在外唱歌……”

小李的声音有些沙哑，说完后
低下头沉默了。紧接着是老周讲，
最后轮到我。我们为自己的无知和
冷漠做了忏悔，可唯独那个小姑娘，
没有说一句话。我悄悄看着她，有
些纳闷。

没想到，她突然抬起头，望着我
说：“那条短信是我发的。”我一下子
怔住。她羞涩地说：“我原本只是请

你给我爸发一条生日祝福。可是你
没有存留我的号码，所以你把我的
短信当成陌生人的了。”

我十分尴尬，无言以对。猛然
间想了起来，前几日她向我要过手机
号码，当时还拨打了一下，怪我忘记
保存了。

小姑娘告诉大家，这条求助短
信，她群发给了电话簿里的所有
人。同事们被她的一颗孝心深深打
动。大家都掏出手机，为她的父亲
编写了一条生日祝福。

在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中，知
道并记得父母生日的人，已寥寥无
几。还能够及时送上生日祝福的，
更少之又少。但这个细心的小姑娘
却做到了。

有多少父亲，被儿女们遗忘？
又有多少人与我一样，羞愧难当？

“还是识字好啊，什么也能
看明白，不像我是个睁眼瞎。”吃
过晚饭，我习惯性地坐在沙发上，
拿起报纸阅读，母亲羡慕地看着
我说。

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
女，劳累了大半辈子，最遗憾的是
没有上过学。我比较幸运，在哥
哥姐姐陆续为生活所迫辍学后，
母亲不顾父亲的反对，咬紧牙关，
供我上完大学。

“娘，我教你识字吧，完成你
平生最大的心愿。”看着母亲羡慕
的眼神，我恳切而坚定地说。

“不行，不行，快入土的人了，
我怕学不好，也耽误你的时间。”
母亲摇着头拒绝，但眼神又泄露
了心底的期盼。

“娘，在儿心里，你还年轻着

哪。再说，每天教你识字也耽误不
了我多少时间。就算耽误时间，我
也愿意。”母亲听了我的话，摇头变
成点头，眼中泛出泪花。

“想先学什么字？”我边为母亲
擦着泪花边询问。“你的名字。”母亲
毫不犹豫地回答我。

听了母亲的话，我心头一热，拿
起笔在纸上写下一个“杨”字，又给
母亲讲解了笔顺和间架结构。母亲
端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拘谨地摆弄
着衣角，边听我讲边用力地点头，紧
张得鼻尖都沁出细细的汗珠。

听我讲完后，母亲就开始练写
“杨”字。母亲写字时，显得很用力，
薄薄的稿纸时不时被划破。看着母
亲那双粗糙的手，想着她在收割时
娴熟地挥动着镰刀，想着她可以轻
松地提起一袋米，我抬头，发现银丝

已经爬上了她的鬓角。是啊，我长
大了，承载着太多苦难的母亲却慢
慢老了。看着那看似轻巧的笔在母
亲的手中缓缓地移动，我突然有一
种说不出的心酸。

第二天中午，我刚进家门，母
亲高兴得像个孩子，拿着稿纸让我
看。我看着写满“杨”字的稿纸，
心疼地说：“慢慢练，写这么多，
胳膊会疼的。”母亲甩甩右胳膊
说：“你说这么小的笔，怎么觉得
比拿锄头还重呢？”听了母亲的问
话，我笑了，母亲也不好意思地笑
了。从那以后，母亲一有空，就趴
在桌上，一笔一画地写我教的字，
有时嘴里还念叨着什么。

母亲沉浸在老来识字的幸福追
求中，只是这幸福的感觉，让母亲等
了半个多世纪。

骨肉情

你记得父母的生日吗？
□汪亭


